艺术品洗钱路线图

     无论是去年2.2亿元的汉代玉凳，还是今年1.4亿元的宋徽宗《瘦金千字文》，中国艺术品市场这些倍受争议的“天价拍品”未必一定是买家“人傻钱多”的产物。专家的意见是，越来越多的拍卖乱象显示出背后的“洗钱”嫌疑。
 　  这一过程不是买家单方面就能完成操作的，必须和拍卖行有所配合，因为明显作假的拍品首先得通过拍卖行的鉴赏和评估，给出一个非常高的估价，然后再拍出一个很高的价格。
 　  在中日财经问题学者姚耀看来，现在的中国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很像，“泡沫经济时代，利用艺术品和股东拍卖洗钱，已经是日本的‘老手法’了”。但他指出，这两年去日本淘“艺术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赴日“雅贿”和日本作假艺术品有抬头之势。
艺术品：行贿第一工具
 　 姚耀在今年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洗钱内幕——谁在操纵日本地下金融》中，提到了最常见的十八种洗钱方法，其中一项就是通过艺术品洗钱：“利用低买高卖的价买卖，将钱以合法的交易方式，洗到目的账号。此方式亦常用于收贿的收钱方式。或购买具价值的古董珠宝或收藏品，再讹称为自家收藏品在市场上放售，一般会购买没有记号的物品，如文物、邮票或历史悠久的名厂乐器。”
 　　姚耀在书中列举了靠蛋鸡养殖起家的秋庭泽仁（化名）的故事。
 　　在上世纪90年代，秋庭已经掌控了日本鸡蛋市场40％的份额。他本人对法国名画很感兴趣。为了报答在政策上一直支持自己发起的（养殖）农民协会的执政党某议员，秋庭在欧洲某地联系好了一幅名画的私人藏家及某拍卖行，告诉他们何时何地对该收藏家的那幅名画进行拍卖。然后，秋庭以自己资助的日本秋庭画廊和文化基金会的名义，邀请一些文化专家和收藏家（事后证明这些人无非是秋庭用来遮人耳目的陪衬），一起到欧洲采购一些名画回日本，作为“丰富日本艺术收藏”和“为国争光”的壮举。
 　　早在欧洲拍卖成行前，议员在秋庭的安排下，先到私人藏家博物馆里“随便看看”，并“独具慧眼”地以超低价100万美元“买”下了其中一幅名画（正是之前秋庭与收藏家和拍卖行说好的那幅）。
 　　时隔不久，众多日本专家和收藏家在欧洲拍卖行见证了这幅“不知名收藏家寄售”的名画被一轮轮“很有品位”的顾客追捧，最终被日本秋庭基金会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秋庭在“向世界人民展示了日本企业家、收藏界的魄力和品位”的同时，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治献金和洗钱答谢。
 　　类似的故事在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也会上演，尤其当国内礼品市场的年需求总额在7684亿元左右的今天（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根据分析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行业数据等信息后对礼品行业的测算）。据统计，20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达2000多亿元人民币，而其中送礼消费占到奢侈品消费30%以上。一位北京市纪委干部对媒体表示，在近几年调查的受贿案件中，古董字画等艺术品及劳力士金表之类的奢侈品已经超过房产排名第一，成为涉案金额最高的贿赂工具。
 　　著名书画经纪人郎永说，常有人通过他向书法家求字，很多要写上“赠某某”，这样领导不收也不好，因为写了他的名字总不好再退给别人了。郎永说，“如果有实力，可以选择如齐白石、范曾的画或者启功、沈鹏的字，这些都属于硬通货，最受欢迎，价值高、能保值，而且变现也非常容易。”郎永还听过个故事：两企业竞标一个项目，一方送领导一辆路虎免费试驾。另一方缺钱，便花几千块钱找人仿了一幅齐白石，拿到拍卖公司自卖自拍，把80多万的拍卖公司付款凭证一并送给领导。“反正是一锤子买卖。”
 　　在中国，被称为“雅贿”的艺术品有惯常礼品所不具备的“风雅”和“别致”，以此洗钱的历史十分悠久，并被发扬光大。
 　　拜冯小刚2008年的电影《非诚勿扰》所赐，从2009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其中一项重要日程就是淘艺术品、奢侈品或老爷车。姚耀说：“一方面是日本的假货少；另一方面是日本人开价合理，很多同等物品的报价，可能是中国国内报价的1／2或1／3。”
 　　日本国内现存大量的欧美艺术品，这都是泡沫经济时代的产物。从1987年到1989年，日本人买下了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出的所有世界名画中的39.8％，成为当时最大的买主。好景不长，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显露颓势，出现零增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破产倒闭或周转不灵的富商巨贾们纷纷抛售手中的世界名画。据说，当时用于抵债的艺术品堆积如山。即便如此，热爱欧美艺术的日本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艺术品，或在博物馆，或在私人收藏家的手中。这就给渐渐富裕的中国买家提供了很好的选择平台。
 　　姚耀说，现在许多日本地陪导游会发现不少中国旅游团里会有企业家，他们往往对团里某个人特别恭敬，带他到处购物，后者可能就是某个中国官员。这种状况从2009年开始，尤其是2010年日本对中国开放自由行以后。去年日本地震后停了半年，现在又开始热闹了，甚至比以前更热闹。
 　　此外，中国游客现在也喜欢去日本的“质屋”（即中国人所说的当铺）。“日本人对奢侈品的热衷程度世人皆知。日本当地富二代可能买了奢侈品，还没怎么用就觉得不喜欢或者突然手头紧了，于是就拿去质屋变卖。也有一些KTV小姐收到客人的礼物，马上就去质屋变现了，这些奢侈品对于中国买家而言性价比很高。而且，日本质屋的口碑不错，能用银联或其他国际信用卡，收据发票一应俱全。”姚耀补充说，对于那些携带大量现金去日本买艺术品或者奢侈品的中国人，就有洗钱或者“雅贿”的嫌疑。
 　　利用中国“收藏热”赚钱
 　　姚耀的研究发现，由于日本玩艺术品和古董洗钱的历史悠久，那些市场上常规流通品的行情和真实拥有者，基本已经比较透明，很难再“榨出油水”。于是，与这类洗钱活动有关的触角开始伸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例如，日本的影像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顶尖水平，连蔡司等老牌德国镜头品牌都被日本厂商收购；世界上彩色复印技术和设备品牌最多、应用技术最广泛的几乎都来自日本厂商（佳能、东芝、理光、柯尼卡、富士施乐）。现在日本方面有人在利用中国的收藏热赚钱，有专门负责复印制作假画的；有专门将假画带进中国的；有专门负责把假画收进拍卖场的；有的假画早在日本境内就被“拍卖”过一次，给假画披上一道“海外回流文物”的光环。
 　　如今，造假团伙使用的复印机越来越先进，一般的高倍放大镜已看不到其墨点，用显微技术才能看清其印刷的痕迹。日本近两年研制出更加先进的复印技术，再配以人工勾描制作出来的高仿印刷品，画法、书法连同印章，看着好像都是真品，中国老专家们那套传统的鉴定方式已经无法分辨。这样的伪作，除了送往某些高档的古玩店外，全都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手段送往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场，或干脆在日本组织所谓“中国流失文物拍卖鉴赏会”，因为在拍卖场上更容易赚到大钱。
 　　姚耀说，日本的裱画技术来自中国的唐代，但精细的日本人在保护中国画、临摹中国画方面具有独到的技术。而且，如果把制假基地放在日本，就像国内大片后期制作拿到日本一样，周围媒体和知情人的“打搅”和“泄密”可能性几乎为零，更不存在“盗版”风险。安静的环境下，作假的水准自然就高。
 　　根据日本JAFIC（警察厅刑事局组织犯罪对策部犯罪收益移转防止管理官）的资料，有关中国艺术品联手日本作假、洗钱的案发频率在不断增加。但因为此类案件的侦办需要专业级人士的参与并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在没有取得确凿证据前，很多信息仍然无法公布。

     注：文章来源于青岛反洗钱研究工作室，仅用于反洗钱宣传活动。

